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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上
有
數
不
清
的
動
物
雕
塑
，
其
中
形
形
色
色
的
﹁牛
雕
﹂
尤
為
壯
觀

。
我
國
出
土
的
古
代
雕
塑
中
，
就
有
河
南
偃
師
的
鎏
金
銅
牛
、
洛
陽
的
彩
陶

牛
、
安
徽
望
江
的
陶
牛
首
、
遼
寧
東
溝
的
石
雕
牛
頭
、
湖
南
衡
陽
的
銅
牛
觥

、
陝
西
歧
山
的
銅
牛
尊
、
湖
南
長
沙
的
陶
牛
以
及
寧
夏
的
夾
牛
、
甘
肅
的
木

牛
、
江
蘇
的
銅
犀
牛
尊
、
青
海
的
三
彩
牛
等
等
。
在
中
國
古
代
，
牛
是
水
利

和
農
耕
的
象
徵
，
清
光
緒
四
年
（
一
八
七
八
年
）
，
周
口
沙
、
潁
、
賈
魯
三

河
交
匯
處
造
了
一
頭
鐵
水
牛
，
以
記
載
沙
河
水
位
漲
落
、
汛
期
報
警
之
用
。

唐
開
元
年
間
（
七
二
四
年
）
山
西
永
濟
為
鎮
水
安
瀾
在
黃
河
邊
修
建
了
八
尊

大
鐵
牛
，
長
三
米
多
，
最
大
的
一
頭
重
達
四
萬
五
千
公
斤
！

這
些
都
是
歷
史
了
，
當
代
的
牛
雕
塑
也
洋
洋
大
觀
。
而
在
我
印
象
中
，

當
屬
美
國
紐
約
的
華
爾
街
銅
牛
和
中
國
深
圳
的
石
雕
拓
荒
牛
最
為
著
名
了
。

十
五
年
前
筆
者
去
美
國
考
察
，
曾
見
識
過
華
爾
街
銅
牛
。
在
西
方
文
化

中
，
牛
寓
意
富
貴
，
《
聖
經
‧
出
埃
及
記
》
裡
說
，
以
色
列
人
從
埃
及
出
奔

後
，
根
據
埃
及
人
的
風
俗
用
黃
金
打
造
出
﹁金
牛
犢
﹂
，
當
作
上
帝
耶
和
華

的
形
象
來
膜
拜
，
金
牛
犢
於
是
成
為
金
錢
和
財
富
的
象
徵
。
因
為
牛
的
形
象

展
示
生
產
與
增
值
，
所
以
股
票
持
續
上
升
被
稱
作
﹁牛
市
﹂
，
這
便
是
華
爾

街
銅
牛
的
初
衷
。
位
於
紐
約
曼
哈
頓
的
﹁財
富
大
道
﹂
華
爾
街
，
雖
然
只
有

八
百
米
長
、
十
一
米
寬
，
卻
是
美
國
乃
至
世
界
金
融
的
神
經
中
樞
，
次
按
危

機
就
是
由
此
萌
發
、
擴
散
而
導
致
全
球
百
年
未
見
的
金
融

海
嘯
。
華
爾
街
十
一
號
是
紐
約
證
券
交
易
所
，
一
九
八
九

年
安
放
在
交
易
所
門
前
的
這
頭
銅
牛
身
長
五
米
、
重
逾
六

噸
，
神
態
逼
真
、
英
武
有
力
，
閃
耀
着
人
們
期
待
﹁牛
市

﹂
的
心
願
。
華
爾
街
銅
牛
如
今
已
是
股
市
從
業
人
員
和
廣

大
股
民
的
保
護
神
和
吉
祥
物
，
來
此
遊
覽
的
外
國
遊
客
都

要
伸
手
摸
一
摸
，
以
祈
求
好
運
，
銅
牛
被
摸
得
珵
光
瓦
亮

鑒
可
照
人
。

紐
約
股
票
交
易
所
大
樓
氣
勢
雄
偉
，
遊
人
可
憑
票
入

內
參
觀
，
乘
電
梯
升
至
一
座
裝
有
玻
璃
隔
牆
的
瞭
望
橋
上

，
即
可
俯
瞰
這
座
全
球
最
大
的
股
票

交
易
市
場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
鄧
小
平
在
北
京
將
一
張
上
海

飛
樂
音
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股
票
作

為
禮
物
送
給
時
任
紐
約
證
券
交
易
所

董
事
長
約
翰
．
范
爾
霖
，
這
張
股
票

就
擺
在
交
易
所
陳
列
室
裡
供
人
瞻
仰

。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上
午
江
澤
民
主
席
訪
美
時

曾
參
觀
紐
約
證
券
交
易
所
，
並
敲
響
開
市
鐘
聲
，
交
易
所

董
事
長
理
查
德
．
格
拉
索
送
給
江
澤
民
的
禮
物
是
一
個
象

徵
市
場
走
勢
的
牛
熊
雕
塑
，
江
用
英
語
說
﹁祝
你
們
的
股

市
充
滿
活
力
牛
市
多
多
﹂
。
紐
約
股
票
交
易
所
被
譽
為
世

界
經
濟
的
﹁晴
雨
表
﹂
，
至
二
○
○
六
年
底
已
有
中
國
聯

通
、
中
國
電
信
、
中
國
石
化
等
三
十
一
家
中
國
公
司
在
紐

交
所
上
市
，
數
量
超
過
日
本
和
德
國
。

深
圳
﹁拓
荒
牛
﹂
是
一
組
大
型
石
雕
，
位
於
深
圳
市

政
府
門
前
的
﹁小
平
廣
場
﹂
，
算
起
來
我
已
三
次
光
顧
這
裡
了
。
拓
荒
牛
由

國
內
著
名
畫
家
劉
漢
設
計
、
著
名
雕
塑
家
潘
鶴
創
作
，
兩
頭
牛
用
赭
色
粗
礪

石
料
雕
成
，
碩
大
健
壯
雄
姿
勃
勃
，
雙
角
如
劍
雙
眸
如
炬
，
全
身
肌
肉
和
四

肢
緊
繃
，
呈
摧
枯
拉
朽
奮
力
掘
進
之
勢
，
將
深
圳
人
腳
踏
實
地
迎
難
而
上
的

開
拓
意
識
體
現
得
淋
漓
盡
致
。
它
凸
顯
改
革
開
放
初
期
深
圳
建
設
者
堅
韌
圖

成
的
創
業
精
神
和
卓
越
功
勳
，
展
現
了
深
圳
人
﹁不
用
揚
鞭
自
奮
蹄
﹂
的
英

雄
氣
概
。
來
深
圳
的
外
地
遊
客
總
要
到
這
裡
走
一
走
、
看
一
看
，
在
它
面
前

撫
今
追
昔
、
拍
照
留
念
。

見
到
深
圳
﹁拓
荒
牛
﹂
，
就
會
想
起
當
年
聞
名
遐
邇
的
深
圳
速
度
和
深

圳
精
神
，
也
會
想
起
深
圳
南
山
蛇
口
工
業
區
創
始
人
袁
庚
為
代
表
的
特
區
第

一
批
開
拓
者
。
一
九
七
八
年
，
慘
遭
﹁四
人
幫
﹂
冤
獄
的
﹁三
八
式
﹂
幹
部

袁
庚
就
任
香
港
招
商
局
常
務
副
董
事
長
，
同
年
向
中
央
建
議
興
辦
蛇
口
工
業

區
，
翌
年
工
業
區
正
式
掛
牌
運
作
，
袁
庚
等
人
以
胼
手
胝
足
的
艱
苦
拚
搏

﹁殺
出
一
條
血
路
﹂
，
一
九
八
四
年
元
月
鄧
小
平
視
察
深
圳
時
，
對
袁
庚
及

蛇
口
工
業
區
的
業
績
讚
許
有
加
，
袁
庚
成
為
深
圳
﹁拓
荒
牛
﹂
代
表
。
如
今

，
形
神
俱
佳
的
拓
荒
牛
雕
塑
已
是
深
圳
特
區
標
誌
性
城
雕
，
時
時
激
勵
深
圳

人
﹁俯
首
甘
為
孺
子
牛
﹂
的
創
造
力
和
凝
聚
力
。
在
共
體
時
艱
抵
禦
金
融
海

嘯
的
今
天
，
學
習
拓
荒
牛
精
神
尤
有
非
凡
意
義
！

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傳
說，流播至今已一千多年
。其間有關梁山伯祝英台
同窗共讀的讀書處，亦多
達十餘種說法。其中有一
種說法讓人感到尤為不解
，那就是梁祝二人曾經

在山東曲阜孔廟裡一同秉燭夜讀聖人之書。
這種說法並非是民間一般流傳。清彈詞

《新編東調大雙蝴蝶》中，言之鑿鑿地說梁祝
二人是從江南出發，船行旱走，一路艱辛地來
到魯國，指望找到孔子跟着他讀書。在這個文
本中，梁祝與孔子是同一時代人。梁祝二人為
聖人嫡傳，所以他們的讀書處出現在孔廟裡也
就順理成章了。

民間彈詞中類似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也就
是說梁祝曾經一道來到曲阜並在此用功苦讀的
說法，早在明代有關文獻中就已見記載。

明代散文大家張岱，在其《陶庵夢憶》中
，就有這麼一段文字：己巳至曲阜，謁孔廟
……宮牆上有樓聳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讀
書處。駭異之。

什麼意思呢？據記載，張岱有一次行遊到
山東曲阜，在拜謁孔廟的時候，他注意到宮牆
上有一樓聳出，而且樓上還懸掛着一塊匾，匾
上竟然書寫着 「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的字樣
。張岱感到駭異不已。

張岱為什麼會對這樣一塊匾額感到 「駭異
」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張岱顯然此前已經聽
聞過有關梁山伯祝英台的傳說；不僅聽聞過這
一傳說，而且他還堅信這樣一個傳說，是與他
的家鄉浙江紹興有關的。換言之，在張岱所了
解的梁祝傳說中，二人讀書的地方，顯然不會
是在山東曲阜，否則不會讓他在看到孔廟這裡
出現一處標示着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的牌匾的
時候，竟然感到 「駭異」。

此外，梁祝這樣一個完全民間的傳說，竟
然出現在聖人家廟之中，而且堂而皇之地以匾
額銘記之，這樣的 「荒唐」，自然是讓張岱這
樣見多識廣的讀書人感到匪夷所思。雖然梁祝
亦為讀書人，而且所有讀書人皆可謂聖人弟子
，但如果梁祝是跟着聖人讀書，那這個民間傳
說的緣起時間，大概又要上推六、七百年。

說到民間的傳說以這種荒唐的方式進入到聖人廟堂之中，其
實，聖人血脈在歷史的風塵中淪落到民間者亦不少見。

十九世紀末期，一位中文名叫理雅各的英國傳教士，在香港
宣教布道四十餘年之後，返國之前曾專程到聖人家鄉來 「拜
謁」。

之所以說是 「拜謁」，是因為這位傳教士對聖人的思想著述
極為尊重，並曾畢其心力，將聖人著述翻譯成英文。不過，讓理
雅各沒有想到的是，在離開曲阜時他所僱請的獨輪車伕，竟然就
是孔聖人的嫡後。聖人之後竟然作起了車伕，這已經夠讓這位洋
「儒」感到吃驚的了。更讓理雅各感到不解的是，這位聖人之後

還是一位文盲！在理雅各的孔子知識中，孔子無疑是一位偉大的
教育家，一位終生為啟蒙世人為己任的啟蒙者，但就是這樣一位
教育家和啟蒙者，在其身後兩千餘年，他自己的後人竟也淪落成
為了文盲。

民間的東西，有時候陰差陽錯地登堂入室，出現在了烜赫雍
穆的廟堂之上；而廟堂裡的東西，一不小心，也會淪落到民間，
成為 「我們」身邊極為普通的存在。

不過，在這 「陰差陽錯」和 「一不小心」之間的，是我們對
於生活本身的想像與經驗。這樣的想像與經驗，在我們這樣一個
時代，似乎顯得格外的淡遠。

什麼原因呢？不知道。

一般中國人都知道克林頓．
希拉里，她是原美國第一夫人，
在比爾．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的
八年中，希拉里跟隨丈夫一起訪
問過中國，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早在一九九五年，她作為第

一夫人，因在北京召開的聯合國婦女大會上發表有
關婦女的人權講話而出名。她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有
這方面的記述。回憶錄不僅詳盡地寫了白宮生活的
真實情景，也回憶了她的童年和學校生涯，其中就
有她與父親的故事，讀來耐人尋味。

希拉里擔任新當選總統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後
，最近又被選為二○○八年度美國 「最受欽佩女
性」。

筆者讀過希拉里的回憶錄，對她童年時，父親
與她的幾件小故事很感興趣，印象極其深刻，寫在

這裡與讀者共享。
第一個故事，小希拉里刷牙後如果忘記擰上牙

膏管的蓋子，父親就會把牙膏蓋從盥洗室的窗口扔
出去，再命令女兒從窗外的矮樹叢裡把它撿回來蓋
好，即使大雪紛飛也不手軟。

第二個故事，希拉里家裡並不貧窮，但是她的
父母從不給她零用錢，鄰居家孩子都能定期從父母
那裡拿零用錢，但希拉里的零用錢只能靠給鄰居帶
小孩，在託兒所幹活自己去掙。

第三個故事，希拉里讀書成績優秀，除了一門
功課得 「B」，其餘的為 「A」等，父親卻說這是試
題太簡單，還問她為什麼那個 「B」不能是 「A」？

第四個故事，父親還親自教希拉里打棒球、玩
紙牌遊戲，還帶她去湖邊垂釣……

其實，像希拉里這樣的父親算不算好父親？在
中國肯定有爭議。可希拉里在回憶錄中寫道： 「父

親管教時偶爾會失去控制，但即使在他發火的時候
，我也沒有懷疑過他對我的愛。」

很顯然，在希拉里的心裡，父親是個好父親，
他在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教育孩子、培養孩子和愛護
孩子。使她從小養成了自強自立的性格，使她堅毅
不拔，具有堅強勇敢的精神。

然而，由於國情的差異，恐怕這些方式基本上
不適合中國的家長們。

說到希拉里的父親教孩子打棒球、玩紙牌遊戲
、學釣魚……我國的家長肯定不贊成，認為這是浪
費時間，反把孩子的心思弄散了，會嚴重影響學習
！這樣看來，希拉里父親的教育方式幾乎一無是處
，不認為他是好父親的。

可是，今日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
卻肯定自己的父親是個好父親，認定她的父親對自
己的教育和培養是成功的，她才會有今天！

時
下
，
媒
體
流
行
一
個
極
為
時
尚
的
詞
：
申
遺
。
即
申
報
民
族
歷
史
文

化
遺
產
。
各
地
但
凡
有
古
跡
遺
址
、
古
代
建
築
、
古
俗
民
風
或
名
人
故
居
，

幾
乎
都
申
遺
。
即
使
沒
有
任
何
古
跡
古
存
的
地
方
，
也
要
想
方
設
法
造
出
個

古
跡
來
，
或
某
朝
帝
王
曾
暗
訪
經
此
停
留
，
或
某
古
詩
人
醉
酒
吟
詩
處
，
一

個
目
的
，
爭
取
申
遺
。
目
的
不
是
為
了
保
護
遺
產
，
而
是
旨
在
藉
此
招
商
引

資
，
發
展
旅
遊
。
奇
怪
的
到
是
，
有
些
真
正
有
古
代
遺
存
的
地
方
，
卻
沒
有

申
遺
的
動
靜
。

江
蘇
東
台
市
有
個
安
豐
古
鎮
。
古
鎮
有
條
明
清
老
街
。
老
街
街
長
七
里

，
是
古
鎮
安
豐
的
主
動
脈
。
應
當
地
政
府
之
邀
，
我
們
採
風
團
一
行
專
程
前

來
叩
訪
。
當
鎮
領
導
領
着
我
們
穿
過
繁
華
商
業
區
寬
闊
的
水
泥
馬
路
，
走
進

已
有
幾
百
年
歷
史
的
古
老
街
巷
，
讓
人
眼
前
頓
時
一
亮
，
追
尋
着
歲
月
沒
有

來
得
及
抹
去
的
遺
痕
，
我
彷
彿
走
進
了
時
間
隧
道
，
古
鎮
的
往
昔
像
一
軸
畫

卷
在
眼
前
展
開
。

安
豐
東
臨
黃
海
，
西
襟
裡
下
河
，
原
為
斥
鹵
燒
鹽

之
地
，
鎮
建
於
唐
代
開
元
盛
世
。
明
清
時
期
安
豐
鹽
業

極
盛
，
是
聞
名
南
北
的
﹁淮
南
中
十
場
﹂
鹽
場
之
一
。

當
年
安
鹽
運
銷
全
國
，
串
場
河
中
南
來
北
往
的
運
鹽
船

川
流
不
息
，
船
家
為
了
來
回
過
橋
靠
碼
頭
便
利
，
鹽
商

們
每
次
均
在
船
艙
內
放
置
些
青
石
板
帶
到
安
豐
，
日
積

月
累
，
鋪
就
了
這
北
起
下
灶
星
月
橋
，
南
至
鹽
埧
盈
寧

橋
的
七
里
長
街
。
街
兩
側
分
布
着
﹁九
壩
十
三
巷
七
十

二
廟
堂
﹂
，
大
小
店
舖
星
羅
棋
布
，
四
面
八
方
商
賈
雲

集
。
走
在
歷
經
時
光
打
磨
風
雨
侵
蝕
凹
凸
不
平
的
老
街

上
，
一
不
留
神
，
便
踩
踏
出
歷
史
的
平
平
仄
仄
，
我
彷

彿
又
看
見
街
兩
邊
掛
金
字
招
牌
的
老
店
晃
動
的
店
招
，

又
聽
見
五
匠
百
工
走
街
串
巷
肩
挑
筐
擔
的
叫
賣
聲
。
經

千
千
萬
萬
鹽
工
的
草
鞋
踩
踏
磨
光
的
青
石
板
，
雖
已
參

差
不
齊
坑
窪
不
平
，
兩
邊
的
門
牆

也
已
陳
舊
且
牆
面
斑
駁
，
已
絲
毫

看
不
出
當
年
繁
華
盛
況
，
卻
引
領

今
人
走
入
了
古
老
悠
長
的
時
空
縱

深
。
也
許
可
貴
正
在
於
此
，
老
街

未
着
意
進
行
人
工
修
復
，
始
終
保

持
着
原
貌
的
蒼
老
容
顏
，
因
此
留

給
後
人
更
多
想
像
空
間
。

其
實
，
古
鎮
，
老
街
，
不
少
地
方
都
有
，
且
都
大

同
小
異
，
安
豐
吸
引
我
們
眼
球
的
，
是
街
兩
邊
保
存
完

好
的
明
清
古
建
築
群
。
這
裡
的
許
多
民
居
至
少
都
有
百

年
以
上
歷
史
。
那
高
高
低
低
的
灰
牆
，
連
接
着
青
苔
抹

縫
的
牆
腳
，
使
老
街
通
向
久
遠
年
代
深
度
的
記
憶
。
一

位
老
人
指
着
已
住
過
四
代
人
的
木
結
構
住
房
說
，
他
家

的
房
子
是
明
末
清
初
的
建
築
。
門
板
上
雕
刻
着
﹁暗
八

仙
﹂
，
廂
屋
木
門
上
還
有
鄭
板
橋
手
書
對
聯
：
﹁一
簾

春
雨
瓢
兒
菜
，
滿
架
秋
風
扁
豆
花
﹂
；
屋
樑
上
鑲
嵌
着

一
朵
雕
工
精
美
的
木
花
，
據
悉
這
在
江
南
也
很
少
見
。

老
街
上
宋
元
明
清
四
個
朝
代
的
古
民
居
建
築
遺
存
近
二

十
處
，
保
存
這
麼
完
好
的
古
建
築
群
，
即
使
在
全
國
也

十
分
罕
見
。

歷
史
的
滄
桑
重
重
疊
疊
，
踏
在
老
街
石
板
上
的
足
音
，
彷
彿
一
闕
古
典

詩
詞
悠
揚
的
尾
韻
。
今
天
，
安
豐
早
已
今
非
昔
比
。
古
鎮
已
是
奔
小
康
的
現

代
城
鎮
。
被
評
為
內
地
十
強
之
一
的
東
台
市
是
蘇
北
唯
一
的
縣
級
中
等
城
市

，
可
以
想
見
其
經
濟
發
展
的
速
度
。
安
豐
是
東
台
市
最
大
的
一
個
鎮
，
屢
被

評
為
江
蘇
省
重
點
中
心
鎮
、
江
蘇
省
文
明
鎮
、
江
蘇
省
科
技
示
範
鎮
、
江
蘇

省
新
型
示
範
鎮
。
儘
管
如
此
，
在
城
市
化
進
程
中
依
然
能
保
留
着
一
條
古
樸

的
明
清
古
街
，
殊
屬
不
易
。

據
鎮
長
介
紹
，
前
些
年
安
豐
進
行
城
鎮
改
造
，
部
分
古
建
築
已
劃
入
拆

除
範
圍
。
聽
說
要
拆
除
被
稱
為
安
豐
﹁文
化
命
脈
﹂
的
老
街
，
居
民
紛
紛
提

出
質
疑
，
建
新
樓
可
以
另
闢
空
間
，
為
什
麼
非
要
破
壞
歷
史
文
化
遺
存
。
說

的
極
是
，
歷
史
文
化
資
源
不
可
再
生
，
更
難
以
複
製
。
申
遺
，
保
護
歷
史
文

化
遺
存
，
使
之
傳
於
後
代
，
比
多
建
幾
棟
新
樓
當
更
有
意
義
。

兩尊牛雕塑 劉慶元

拉薩的兩條路 洋 滔

希
拉
里
與
父
親

祖
丁
遠

叩訪安豐明清古街 黃東成

孔
廟
出
現

﹁梁
祝
讀
書
處
﹂

段
懷
清

卡特總統與章文晉大使

卡特總統
卡特一九七七年當選為

美國總統，在這段時間內，
中美關係有較好的發展，一
九七九年中美兩國建立正式

外交關係，就在卡特的任上。
我正式認識卡特夫婦是一九八三年，那時

他已卸任。此前他與章文晉已經比較熟悉了。
一九八三年我們首次去西部訪問。在洛杉磯遇
見了卡特。在阿門森夫人的宴會上，見到卡特
夫婦和石油大王海默，那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聚
會，阿門森夫人為我們在洛杉磯安排了有趣的
節目，卡特夫婦也常來參加。

我記得卡特喜歡音樂和藝術，有一次他到
東部來公幹，特別邀請我們在林肯大劇院觀賞
了一次現代芭蕾舞的演出，而且生動地為我們
講解了現代舞姿；另外一次是在華盛頓肯尼迪
大劇院邀請我們聽交響音樂會。他們是一對快
樂的夫婦，也是一對平民化的夫婦，為人快樂
、平和、重情誼，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之二）

我
所
接
觸
的
美
國
政
要

張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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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姚石橋 （攝影）劉金漢

一
走過拉薩大橋，便是一條寬敞的柏

油路，從東到西直通堆龍德慶，橫貫拉
薩古城，名叫江蘇路；在拉薩大橋附近
一標誌性建築處，另一條柏油路直通郵

電大樓，叫江蘇東路，這兩條路都是江蘇省援建的。
過去，這兩條路是由石子和河沙鋪成的，風吹沙跑，

人畜糞臭，垃圾山積；要是汽車馳過，便有一道道黃煙沖
起，猶如黃龍飛騰，讓人窒息，上一趟街回來，擤出來的
鼻涕半為黃沙……

而今，全變了，我漫步在江蘇路上，陽光從樹葉間隙
流瀉下來，遍地星星點點，就像碎了的金子零落地撒在地
上。鳥聲，風聲，樹葉的沙沙聲，夾雜着萬籟俱寂的靜謐
所產生的欣慰，款款而來，款款而去，來得匆匆，去得匆
匆。一道道金光穿過稀疏的樹葉，從頭頂瀉下，泉水般洗
刷全身的每一個分子和基因，把身上所有的污穢、齷齪和
骯髒一掃而光。綠水青山，草坪樹林，花香鳥語，護欄整
齊，柳條拂衣，身心是多麼愉悅，靈魂是多麼純淨……

這是江蘇人民花五千八百萬（其中江蘇東路一千八百
萬元）為我們拉薩人民修出來的一條通衢大道。江蘇人民
不僅為我們拉薩修路，還援建了市師校培訓中心、黨校教
學樓、曲水職教中心、市五中改建、市實驗幼兒園、市婦

幼保健院、市急救中心、市商貿公司等等，從一九九五年
以來，援助了四點六二億元。拉薩人民不忘江蘇人民的恩
情，決心更積極地投入到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潮流，把拉薩
建設得更加美好，更加文明，更加繁榮，更加富強。

二
走過江蘇路，拐一個彎，就到了北京路，這是北京的

援建項目，先後花了一千九百五十四萬元。北京路像江蘇
路一樣，寬敞、明亮、潔淨，氣勢磅礴，蜿蜒向西，人流
不斷，格外繁華，路的兩邊，高樓林立，商貿興盛，這條
路有着拉薩最時髦最瀟灑的打扮，它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特
有的風姿和魅力。每到夏秋之季，細雨如絲，甜潤似蜜；
疾雨如潑，繚繞綠葉，嬉耍樹尖，入眼入心，潤澤詩思，
情韻悠遠。一排排松樹柳樹，昂然挺立，英姿颯爽，聽着
雨的音樂，抒發自己的情感，搖搖曳曳，塵世不染……

在北京路旁的布達拉宮北側，便是龍王潭公園，北京
人民花一千萬元對這個古老的深潭進行了改造。龍王潭深
藏在古柳的林蔭深處，水面清悠，微風中，水草隨波盪漾
，搖曳曲折，猶如龍鬚擺動，錦鱗閃閃，特富於詩情畫意
，潭水被幾座形式古色古香的小橋切割成三片，所以龍王
潭就顯得不是很寬敞，小巧玲瓏，澄澈晶瑩，各領風騷。
潭中魚蝦成群，來往穿梭，偶受驚嚇，或沉入潭底，或飛
逝於水草之中，或箭游遠方。白鴨戲水，嘎嘎亂叫，欣喜

追逐，一派歡騰，鬧騰累了，便棲息古枝，梳理羽毛。紅
嘴鷗鳥，起落水面，羨慕遊人，情意綿綿，歌聲不斷，濤
聲依舊，山光水色，盡在畫中。呵！龍王古潭，浸潤我的
詩情，無時無刻不充滿了畫意，成為人們永遠留戀的地
方！

北京還援建了北京中學、市職教中心、市廣電中心、
市菜籃子工程和民族藝術宮等等，共花了二點二五億元。
拉薩的美麗，拉薩的丰采，拉薩的舉世矚目，與北京人民
息息相關，血肉相聯，拉薩和北京，相隔千里，近在咫尺
，心心相印，攜手共進。

三
根據 「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逐步增加造

血功能和後勁，以實施基礎設施項目為主，以與人民群眾
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公益性項目為主，以形象工程為主」
的原則，江蘇和北京兩省市和拉薩人民廣開 「優勢互補，
互利互惠，合作開發，共同發展」的路子，對拉薩進行了
無私的援建，一九九五年以來，一共搞了五十九個項目，
其中五十萬元以上的項目三十三個，百萬元以上的項目十
五個。

江蘇、北京人民給我們帶來了清新甜蜜的良辰美景，
給我們帶來了暢快自由的風光，拉薩年年變新樣，拉薩年
年有春燕穿過濃密的林卡、河流草甸和高山海子，傳遞最
新最好的消息……明亮的陽光公平地照耀着日光城，照耀
着日光城的嶄新模樣、颯爽英姿。我們手捧鮮艷的格桑花
，我們揮舞着金色的邦錦花，把這鮮花深情地敬獻給江蘇
人民和北京人民！

太遠的距離和太近的心靈丈量不完我們遙遠的思念，
我們終身守候的承諾，將會用雙手創造出小康的日子，賦
予彼此一片光輝的燦爛。

藏
寺
一
瞥

（
攝
影
）

陳
柏
榮


